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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大地多风光，秀水明山。
喷珠吐玉，清泉汩汩，源泉万斛，是齐鲁泉

水胜景特色之一。最让人称奇的是齐鲁大地有
两个趵突泉，一个赫赫有名，一个默默无闻。每
每想起，无可奈何。

赫赫有名的是济南趵突泉，被誉为“天下第
一泉”。济南始置于西汉，称济南郡。隋朝撤郡
并县，齐州仍治济南。唐中叶天宝年间，齐州曾
改称临淄郡、济南郡。明初，复称济南府。清
初，仍称济南府。民国初年，撤销济南府，置岱
北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九五八年，历
城县划归济南市。一九九四年二月，济南市成
为副省级城市。济南是山东省会，简称“济”，别
称“泉城”，自然风光以“山、泉、湖、河”为特
色。刘凤诰《咏大明湖》诗曰：“四面荷花三面
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刘鹗在《老残游记》中写
到“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古人用众多诗篇赞美
济南。

不声不响的是济宁市泗水县泉林趵突泉。
此泉坐落于泉林泉群。虽不是名门出身，但泗
水也是千年古县，自隋朝开皇十一年（公元五百
九十一年）置县以来，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
史。建置之始，县驻地在卞城（今泉林镇卞桥
村），隋开皇十六年（公元五百九十六年），县驻
地迁至虚朾（今泗水县城）。泗水有“中国泉乡”
美称，是“洙泗渊源之地、圣化融液之区”。 泉林
以泉水出众得名，林色泉声，被世人称为“天下
奇观”。趵突泉坐落于泉林村南，在世代村民的
呵护下，至今淙淙。“杨柳依依，泉水汩汩。文川
武乡，颗粒归仓。”这是泉林泉水与村民生活的
真实写照。唐代著名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诗曰：

“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唐代著名现实主义
诗人杜甫作诗：“泰山冥冥崪以高，泗水潾潾弥
以清”，宋代理学家朱熹盛赞：“胜日寻芳泗水
滨，无边光景一时新”，古人留下许多称颂泗河
和泉林的华美诗篇。

济南趵突泉与泉林趵突泉，泉水之美的认
可度又是如何呢？济南趵突泉，古称“泺”，三泉
喷涌，趵突腾空，泉水甘而淳、清而洌，堪称“天
下第一泉”。又有“泉城明珠”大明湖和千佛山
相伴，地理位置优越，名扬四海。康熙皇帝曾三
次到济南。第一次是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

年）十月初八，第二次是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
九年）正月十六日，第三次是康熙四十二年（一
七〇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康熙皇帝第一次到
济南后，直接前往位于城西的趵突泉，在趵突泉
畔挥毫题写“激湍”二字，并作五律《趵突泉》诗
一首：“十亩风潭曲，亭间驻羽旗。鸣涛飘素练，
迸水溅珠玑。汲杓旋烹鼎，侵阶暗湿衣。似从
银汉落，喷作瀑泉飞”。“激湍”二字后被勒石，现
存于趵突泉畔“双御碑”正面。

“双御碑”背面的是乾隆皇帝的诗作。乾隆
十三年（一七四八年），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游历济南，作诗《再题趵突泉作》：“济南城南
古观里，别开仙境非尘市。致我清跸两度临，
却为突泉三窦美。喷珠屑玉水澜翻，孕鲁育
齐相鼎峙。汇为圆池才数亩，放泺达江从此
始。朱栏匼匝接穹楼，祀者何仙钟吕子。曲廊
蜿蜒壁勒字，题咏谁能分姓氏。过桥书室恰三
楹，砚净瓯香铺左纸。拈咏名泉亦已多，氿兹
实可称观止。曾闻地灵古所云，屯膏殄亨恐
非理。拟唤天龙醒痴眠，今宵一洒功德水。”
由“双御碑”可见，康熙、乾隆对济南趵突泉情有
独钟。

泉林趵突泉位于泉林陪尾山西端，黑虎泉
南两米处，是泉林泉群的大泉之一，素有“群泉
之冠”美称。其“若人之搏击而涌，如翻雪之成
堆，如文豹之突起，势雄百涧”，故名“趵突
泉”。明代太守张文渊《趵突泉》诗曰：“万壑中
间见此泉，分明文豹突平田。势雄百涧宜皆
殿，声振千林让独先。涯矣谩窥门下管，涟漪
时弄雾中弦。吾人革后皆成革，也解朝宗赴百
川”。泉林之泉对外宣传介绍时以整体出镜，
很少单独介绍，村民老乡常用“泉林泉水”“泉
头上的水”等说法，现代官方文书用“泉林泉
群”一词对外宣传。《山东通志》《山东运河备
览》都列泗水泉林泉群为“山东诸泉之冠”。北
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誉其为“海岱
名川”。

出人意料的是，泉林趵突泉也得到了康熙、
乾隆两位皇帝的喜爱。《清实录·康熙朝实录》记
载：“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十一月丁丑。冬至。上
经泗水东境，幸泉林寺。”这是康熙唯一一次到
泉林。古老的泉林寺在陪尾山西侧，紧邻趵突
泉。康熙皇帝观泉赏景之后，作诗《泉林寺》：

“偶从川上驻行旃，密树重林带野烟。俯仰古今
成一辙，源泉昼夜尚涓涓”，并写下近四百字的
《泉林记》，文章结尾处曰“朕既幸宫墙，亲觌至
止非遥，而又喜泉源胜地圣迹所存，而得游历其
处也，遂为之记”。康熙临幸泉林后，给内阁发
一道上谕，命将其御制纪文《泉林记》勒于碑石，
并建御碑亭。此御碑以满汉双文书写，碑顶镌
刻着“御制”两个大字，碑底座为赑屃。巧合的
是这座御碑同济南趵突泉的御碑一样，也是“双
御碑”。 背面是乾隆皇帝所作诗《泉林二首并
记》。这是乾隆皇帝在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
年），第一次来泉林写的诗。乾隆曾九次临幸泉
林，在泉林观泉赏景，作诗达一百五十余篇。第
二次是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年），第三次是
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年），第四次是乾隆三
十年（一七六五年），第五次是乾隆三十六年（一
七七一年），第六次是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

年），第七次是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年），第
八次是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年），第九次是
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年），最后这一次，乾隆
皇帝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目前，“双御碑”复
制碑立于泉林泉群景区内。由此可见，泉林趵
突泉之美如同济南趵突泉，它们都深受乾隆皇
帝喜爱。

元代于钦编纂的《齐乘》一书中收录了金朝
《名泉碑》文，该碑文刻写了济南七十二名泉的
名称和泉址。明永乐年间，山东按察司佥事、诗
人晏壁作《七十二泉诗》；清道光时期，济南同考
官、文人郝植作《济南七十二泉记》。济南名泉
有趵突泉、黑虎泉、金线泉、珍珠泉、白石泉、甘
露泉、柳絮泉、卧牛泉……一九二八年出版的
《历城县乡土调查录》中记载，当时济南有名泉
一百二十九处。一九八〇年济南市城市规划建
筑领导小组在调查材料中列举老城区有一百一
十九处泉池。

同样，据清代《泗水县志》记载，泗水境内有
“名泉七十二，大泉数十，小泉多如牛毛”。中国
泉乡泗水有八大泉群（泉林、石漏、潘坡、安山、
东岩店、鲍村、玉沟、珍珠），仅泉林泉群一处有
名者泉多达五十余个，无名小泉、野泉不计其
数。柳树下，河滩边，到处是泉。可谓“青青柳，
步步溪，一脚丫，踩三泉”。

春秋末年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
学派创始人孔子与泗水极具渊源。孔子出生
于泗水县尼山夫子洞，泗水是孔子的正宗老
家。在一九六〇年四月，泗水的尼山夫子洞划
归曲阜管辖。在历史上，泗水与曲阜也是分分
合合。公元六百二十七年曲阜并入泗水，六百
三十四年与泗水分开；一九四五年底，曲阜与
泗水合并，称曲泗县，一九四六年春，两者又分
开。公元前五百零一年，五十一岁的孔子被鲁
定公任命为中都宰（今汶上县），开始了仕途生
涯。所以，曾有人形象地说：“孔子出生在泗
水，出名于曲阜，工作在汶上”。 孔子来到泉
林，在银杏树下开坛讲课，收门徒仲由。孔子
站在陪尾山上，望着昼夜川流不息的泉水感叹
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为纪念孔子来
此观泉，乾隆皇帝手书题字“子在川上处”，立
碑纪念，立此存照。并作诗《至泉林二首再叠旧
作韵》：“泉林子在川上处，成诵髫龄记忆明。
五十望墙犹未入，东西归壑又逢晴。门庭熟路
无须问，轩榭前题有若迎。胜地良辰扶翠辇，
高年憩赏足娱情”。此诗刻于“子在川上处”碑
阴。

泉林众泉之名与济南众泉之名，重复者达
十余个。曾有闲人猜想，这决非巧合，而是有纪
念之意。与泉类似，古籍《泗志钩沉》《炎黄氏族
文化考》等所载泗水历山为舜帝故乡，有舜井等
遗迹，济南亦有历山、舜耕遗迹，如此看，两地均
有趵突泉，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多年来，泉林
之泉静美、仁义、不争、深藏不露。

其实，济南众泉与泉林众泉是花开两朵，各
自安好。泉城与泉乡，相得益彰，乃是齐鲁胜地
百花园中的一二朵而已。

济南趵突泉，泉林趵突泉，华夏众泉之美的
缩影。泉水怒涌，涓涓细流，一人有福，带挈一
屋。

山东两个趵突泉誉美天下
李平

我游荡在瓦那山的腹地，在荒野中，到处
游走。我感觉不走，就无法呼吸，必须不停地
走，什么也不想，只是用走来代替一切。

正月初九，雨水之后的一天，我误入大
山深处，漫无目的地游走，路边一丛一丛的
迎春花，鹅黄的颜色，让我想起泛着金色波
浪的麦田，心生欣喜。瓦那山下那户人家
庭院里的白玉兰花，让我眼前一亮。苦涩
的冬天过去了，一切都走在通往春天的途
中。

赶走了孤寂的冬日。走着走着，我突然
发现漫山遍野的红和白，红的像雾，朦朦胧
胧。那种白，星星点点，夹杂在红当中，隐隐
约约。白色的是杏花，红色的是桃花。好大
的一片桃花和杏花。我兴奋了，拿出手机拍
摄。惊喜之际，发现一个老人骑着电动车，往
山的高处骑，我想和他说说话。兴奋地大喊
一声，他停下车，我摆着手，我说你走你的，他
却又倒回来，和我说话。我问他是什么花？
他说不知道。他愿意给我当向导，领我去大
山深处。有一小道，可以从高处看花。我说，
可以。他在前面带路，我在后面。我看到了
一座城堡一样的建筑，三层，在一个南面的山
坡下。宝蓝色的玻璃闪闪烁烁。他告诉我，
这是一片废弃的别墅群，地基都打好了，后来
因环保问题被叫停，只剩下现在那个城堡一
样的建筑。目前，还有人看守。我们看到了
一些废弃的地基，还有一些建筑垃圾。我说，
一旦盖了这片房子，就会污染环境，破坏了生
态。

这是瓦那河的源头。从后山流出的一道
溪流，一副澎湃的样子，清澈透底，泛起小小
的浪波，竟然在拐弯处形成了一个河湾。一
湾水更让我意外和惊喜，溪水从河湾继续下
流，这里就是瓦那河的源头了。河水向下，向
北流，然后一直往西流，流入瓦那湖，再从湖
里，流入下游的瓦那河。河水从县城前面经
过，进入南北走向的大运河，南下进入长江，
最终流入大海。

小径有点陡，来到最高处，发现一座未建
成的寺庙，最顶端金碧辉煌，往下两层是水泥
墙。那位老人告诉我，这是南方人修建的，资
金链断了，没钱修了。我说，这个地方，还要
建庙。他说，换了好几个投资方，都因没钱
建，停工了。

我们从山头遥望远处连绵起伏的群山，
观察近处的小溪，眼前的花，让我俩惊奇。桃

花和杏花紧紧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红
的像火，白的像雪。那人摘了几枝桃花。站
在高处往下看，看到一个小水库呈三角形，比
河湾大了许多。我拿出手机开始拍摄。我把
录像传给我北京的同学——著名散文家戴荣
里，他马上制作了一个短视频：邹城的杏花开
了。

时隔五天，元宵节前的一天，也快到惊蛰
了。我怀揣一种莫名的激情，又来到了这里
看杏花。

还未到山脚下，远远地就看见漫山遍野
的花儿，层层叠叠，撒满了原野。走到山下的
那个河湾形成的小水库，惊起两只大雁，“啊
啊”地鸣叫着，绕着水库上空，盘旋三圈，飞走
了。我突然意识到，杏花这个季节不该开
啊。我仔细辨认，杏花和白梅花的区别在枝
条上，枝泛青色的应为白梅花，杏花的枝是褐
色的。我连忙给戴荣里说，这杏花不是杏花，
应该是白梅。我闻到了它散发着的香气。桃
花也不是桃花，应该是红梅。同学让我拍照
和录像。他制作了一个短视频：错把梅花当
作杏花桃花的优秀散文家李伯玺。其实我隐
隐约约地感到第一次看到的就应该是梅花。
我潜意识里，第一次故意把白梅说成杏花，更
能吸引人。

曾经有段时间我必须闻一下黄色的腊
梅，才有灵感。我把黄梅放在书房里，枯萎
了，我也去闻一下，也许是被梅花不畏严寒的
品质所吸引。在严冬里开出的花朵，让我想
起王安石的《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
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我被这庞大的梅林所吸引，在一棵大的
红梅下，我看到了地上的落花，星星点点。心
一惊，想起陆游的《卜算子·咏梅》，“驿外断桥
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
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
作尘，只有香如故。”

风吹梅落，梅花又回到了大地。我感到
了一阵失落，惊蛰到了，梅花却离我们远去。

我听到了一阵山羊的叫声，咩咩地叫着，
没有看到羊群。春风呼呼地刮着，梅花纷纷
落下，我在怅惘中，看见羊群渐渐地从水库旁
经过。牧羊人嘴里吆喝着，鞭声清脆。

我曾经看过金陵、钱塘的梅花，也看过纸
上的梅花，可哪里有我瓦那山下的梅花，给我
带来灵魂上的震撼。也许我生就有一枝梅的
骨气。

一枝梅
李伯喜

我家的房后是大运河，房子是建在微山湖
堤上的。在湖的浅滩上生长着茂密的芦苇，站
在湖堤上看，芦苇无边无际。向湖的东南方向
看时，有云头翻滚，像棉花垛一样，层层叠叠，不
断地向高处升腾，这就预示着有暴风雨了。果
然，当云头升到高空之时，先是大风，随后便是
倾盆大雨。夏天的雨季来了，一场接着一场。
河水陡涨，水流湍急，向东南方向流去，父亲说
水是向下湖流去的。

水涨高了，芦苇丛中的鸟窝淹了。这时，常
常会看到一种叫做红冠子的水鸟，游上岸来。
大水鸟领着小水鸟，小水鸟们排成一队。这种
水鸟周身黑毛，大的比鸡要小许多，头顶有一块
鲜红的额甲，小的和刚出壳的幼鸡差不多大。
它们走到我家院子里找食吃，有时还到厨房里
找吃的。看见我也不躲闪。我就数小水鸟的个
数，第一遍没有数清，再数，真不少，竟有十七
个。我问父亲，红冠子怎么会生下这么多孩子
呢？父亲说，这种鸟有领养别人家孩子的习惯，
往往是越领越多。它们从院子里溜达一圈后，
便回到了河里。

我家一直养着几只鸭子，鸭子非常乖。早
晨，母亲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把鸭圈打开，几只
鸭子便排着队，摇晃着身子，走向房后的湖里。
到了天快黑的时候，不用母亲喊，它们便又排着
队，回到窝里。

水流大，母亲担心鸭子丢了，就到岸边喊，
不一会儿就看到鸭子排着队，顶着水流上岸
了。到了鸭窝，母亲数鸭子，多了两只。母亲
说，不知是谁家的鸭子站错队了，跟到我家来
了。这样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会有邻居找来。
这次母亲等了好长时间，却没有人找。第二天，
母亲打开鸭窝，放走鸭子，几枚青皮就躺在窝
里。鸭蛋皮是青色的，我们这儿俗称“青皮”。
母亲发现，有一枚显然比其他的鸭蛋要小。母
亲这才知道，昨天多的两只鸭子原来是野鸭子，
是一对对鸭。对鸭的体形和家鸭的差不多，不
细看是分不清的。

一连六天，那两只野鸭都是在鸭队后面跟
着，到我家来，六天下了六只野鸭蛋。第七天又
来了，这次两只野鸭只是在鸭窝转了一圈，然后
就匆匆飞走了。我问母亲：“野鸭子为啥来鸭窝
下蛋？”母亲说，湖里水大，野鸭搭不了窝。

母亲决定用那六枚野鸭蛋孵小鸭。她把鸭
蛋放在条筐里，里面放上一些旧棉花，再用棉
被裹好，放在厨房的灶台上。我想孵小鸭一定
是个技术活，不知道母亲是怎么学会的。不到
一个月，小鸭子便呱呱叫着出壳了。绒毛黄灰
相间，黄色居多，毛茸茸的，挤成一团。小鸭一
天天长大，等绒毛褪尽，出齐了羽毛，母亲便让
它们跟着家里的鸭子去了湖里。第一天就少
了两只，第二天一只也没回来。母亲说野性难
改。

鸭蛋下多了，母亲除了拿到供销社换些盐、
酱油、醋等日常用品，剩下的还会腌咸鸭蛋。用
沙土配盐和成泥巴，然后将泥巴均匀地裹在鸭
蛋上，一层一层摆在坛子里。腌制二十多天就
可以吃了。农村人饭桌上要有两个咸鸭蛋，那

就是珍馐佳肴了。母亲把煮熟的咸鸭蛋，每个
切成四瓣，橘红色的蛋黄，淌着金红色的油，香
喷喷的，蛋清也是无比细嫩。

到了清明节，母亲就会多煮几个咸鸭蛋，我
们小孩子就能得到一整个鸭蛋。这个咸鸭蛋，
不是一下子就吃完它，先是装在兜里，捂着，见
了小朋友，会拿出来显摆。实在忍不住了，就从
一头开个小孔，用筷子一点一点地挑着吃。一
个鸭蛋能吃上一天。

清明节时，我家只煮鸭蛋。
我问母亲：“为啥不煮鸡蛋？”
母亲说：“家里没有鸡蛋。”
我问：“为啥不养鸡下蛋？”
母亲说：“不养鸡，鸡要吃粮食。”
而鸭子不一样，从湖里捞些杂草，切碎再拌

上一些稻糠，鸭子们就争先恐后地吃食。
那个时候满湖都是鱼虾，可是很少有人去

湖里逮鱼虾。母亲把蚊帐布用几根竹棍支开，
做成网兜，晚上的时候，放在河里。点着小马
灯，挂在一根木棍上，伸到网兜上面，就会看到
密密匝匝的小米虾聚在灯下。这时母亲就轻轻
提起网兜，活蹦乱跳的小米虾就被逮了上来。
这晚上，母亲能逮几斤小米虾。第二天母亲往
小米虾里打上两个鸭蛋，一碗鲜香的鸭蛋炒小
米虾就会端到饭桌上。

我爷爷是给生产队逮鱼的。逮鱼的工具叫
嘟笼，喇叭口，中间圆鼓大肚子，尾部留小口，嘟
笼里面有倒须，只能进不能出。逮鱼的时候要
先看好水的流向，用竹箔圈好鱼的回路，留出箔
口。嘟笼的喇叭口朝向顺流方向，下在箔口，尾
部小口用一些杂草堵上，第二天便可以倒鱼
了。爷爷用的是一只小船，我们叫溜子。有一
天爷爷从湖里回来，装了半船舱大虾，是那种微
山湖特有的五节腿大虾。然后爷爷把大虾分给
户家。

我上初中的时候住校，就离开了家。清明
节这天，邻居家的一个姐姐在学校找到我时，我
正在和同学争抢乒乓球案。姐姐递来一方手绢
包裹的物件，说是我母亲托她捎来的。我打开
手绢，里面是四枚煮熟的咸鸭蛋。清明学校放
假，我只顾玩耍，全然忘了回家。等姐姐离开，
我包裹好那四枚咸鸭蛋，揣进怀里，紧紧贴着我
的身体，默默走回教室。

青
皮
五月河

一把粗糙的蒲扇攫住了我的目光，淡黄
的颜色，放射状的扇纹，在一个耄耋老人的手
中轻轻摇动。那安详的面容，似闭非闭的双
目，与古旧幽静的小巷构成一帧久远的怀旧
画面。我的记忆一下子被摇动的扇子牵引，
旧时光宛若涟漪一圈圈在眼前荡开。

记忆中的蒲扇，常常握在外婆的手中。
多少个蝉声若隐若现的午后，外婆坐在一把
竹椅上假寐。她执住扇柄，就那样摇啊摇啊，
摇着摇着，动作就迟缓了，扇子就掉落了，鼾
声就响起来了。我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将扇
子重新塞回她的手心。她的白头发一丝一丝
地往下垂，摘掉了假牙的嘴巴在睡梦中瘪得
不成样子，但我还是觉得她那样可亲。当她
突然发出急促的呼吸声，又戛然而止，扇子

“扑”的一声拍打起了苍蝇蚊子，我便知她已
经醒了。一切多么恬静，多么像发生在昨
天。后来，我长大了，外婆却去世了。我多么
希望她重新醒转过来，用瘪瘪的漏风的嘴呼
唤我的名字，即便她将蒲扇用力地拍打在我
身上，我也是愿意的。

在老家麦菜岭，我的母亲拥有过一张扇
凳。木质的面板圆圆的，凳脚一边高一边低，
形成一个倾斜的坡度。母亲在自家的棕树上
采下新鲜的棕叶芯，沸水煮过，晒至雪白，便
成了扇子的雏形。多少个油灯昏黄的夜里，
母亲弯着腰，踩着这张凳子，横一条竖一条
地编织着扇子。逢圩的时候，母亲便将自己
精心织就的扇子拿去集市上卖，换回一角两
角的零钱。能够留在自家用的，往往是做工
略有瑕疵的扇子。即便是这样的扇子，留给
我的依然是无比温馨的怀想。儿时的夏夜，
母亲必要在上床前挑开蚊帐，替我驱赶蚊
虫，才放心让我安睡。有时候天太热，我睡
不着，母亲就会为我轻轻地扇风，直到我睡
着为止。半梦半醒间，我于蒙眬中看到母亲
的脸，感到一阵阵微凉的风从脸上拂过。那
属于童年的幸福，一生中只要拥有过便无法
忘怀。

一把大蒲扇，曾经是我讨好长辈的绝佳
道具。那时的父亲身强力壮，日日在田里下
苦力。每当劳作归来，他就将汗湿的上衣一
甩，打起了赤膊，那裸露的古铜色的背脊上，
滚动着玉米粒大的汗珠。坐定后，父亲招手
让我过去替他扇风。我于是乖乖地用双手举
起大蒲扇，像古代的小丫鬟那样费尽全力上
下扇动，好让父亲感到凉快些。这时候，我能
看到父亲微闭了双目，流露出惬意满足的神
情。有时，家里来了客人，父亲便将我的扇风
服务当成一种待客的至高礼数：“去，帮你姑
父扇扇风。”我于是谨遵父命，乖乖地举着蒲
扇走到客人跟前。姑父生的全是儿子，对父
亲拥有这样一个女儿大感羡慕。在客人的夸
赞声中，父亲便有些得意。我心想，这所谓的
姑父只是旁系亲戚，又没疼爱过我，于是偷奸
耍滑，悄悄将扇子竖了起来，只是象征性地挥
动着。不知父亲是否看出我的小心思，他只

是笑笑，并没有呵斥我。
我很早就跟着小伙伴学会了折纸扇。一

张纸均匀地折成若干长条，叠在一起，再由中
间对折，捏住底部朝两边打开，将不相连的部
位拿饭粒黏住，底部钻一个孔，穿一根绳子，
便是一把微型的小扇子了。这样的纸扇风力
极其有限，但我们却玩得不亦乐乎。彼时，小
学生们几乎人手一把，一下课就扇个不停。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获得了一把做工精致的
纸扇。扇子小巧玲珑，有金属的外壳，打开是
一个完美的扇形，扇面上画着红梅，还题有诗
句。收起后外壳将纸扇含住，露出一个漂亮
的心形。这样的扇子在自制纸扇中间必然是
鹤立鸡群的，吸引了无数羡慕的目光。因为
珍贵，我平时不舍得拿出来用，一直在抽屉里
珍藏了十多年。后来数次搬家，这把扇子不
知所踪。

如今，我告别了麦菜岭，也告别了那一把
把曾经驻留过亲人体温的扇子。当空调和电
风扇成为日常生活的标配，那些蒲扇、鹅毛
扇、纸扇在城市里几乎已无迹可寻。但是今
天，眼前的这个老人、这把蒲扇，将一缕乡愁
不由分说地摇进了我的心里。是的，我已经
丢失了从前的扇子，只有那记忆中的微凉，仍
在夏日里轻轻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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